
粮票换蛋上老当
! ! ! !每趟看见儿子吃蛋! 我就会想起当年拿
粮票换蛋上老当个事体。

儿子四岁个辰光参加游泳训练! 我每天
要垃拉游泳池陪伊一个多钟头! 连礼拜天也
勿休息。随着训练强度勿断增加!教练常常关
照家长注意补充小囡个营养! 但当时啥物事
侪要凭票凭证供应!哪能补充营养法？蛮费思
量。
记得一个冬天个早浪向，天还呒没完全

亮，我拎仔篮头去小菜场买菜!跑到路口转弯
角子时，只听见有人轻轻招呼我：“阿要换鸡
蛋？”我抬头一看，是一位大约三十来岁个农
村妇女!脚边头放仔一篮鸡蛋，搿个是菜场附
近常常碰得着个“换蛋女”。
当时拿粮票换鸡蛋属于“投机倒把”，被

捉牢，实物充公勿讲，人还要通知单位领回
去，轻一眼批评教育，重个闲话要行政处分，
弄得勿好还要减少粮食定量，所以一般勿大
敢冒搿个风险。但是想想儿子游泳辛苦!假使
营养跟勿上!弄坏脱身体!真要害伊一辈子了。

再看看周围又呒没人，天色又暗，就壮仔胆子
问“换蛋女”哪能换，伊讲一斤粮票换一只。迭
个是当时普遍个行情，但伊个鸡蛋弹眼落睛!

只只大得像鸭蛋，就动心了。我赶快回到屋
里，翻出十斤粮票，像做贼一样换仔十只鸡
蛋。
伊个辰光家家粮食紧张，我个十斤粮票

是哪能来个呢？
我从部队复员后就垃拉厂里烧大炉。除

脱供生产用气，还要供食堂蒸饭、蒸馒头。虽
然讲又吃力又龌龊，名声又难听，但食堂个师
傅看见阿拉邪气买帐，要是伊拉敢怠慢!阿拉
就垃拉供气个辰光做点手脚，伊拉蒸出个饭
或者馒头就搭僵，到头来工人是骂伊拉。听讲
老早仔曾经发生过搿种事体，领导调查后，是
蒸气压力太小。本来要追究当班师傅个责任，
但搿位师傅一歇讲锅炉太旧，蒸气压力忽高
忽低勿稳定"一歇又讲煤个质量太差，火力搭
勿够，最狠个就是生产忙，根据当时“先生产，
后生活”个原则，首先要保证生产供气。总而

言之，理由交交关。领导听听蛮有道理!也只
好勿了了之。听当班师傅讲，其实真正个原
因，是当时一帮新进食堂个小青年勿懂“规
矩”，让伊吃仔几趟冷菜冷饭!就捉弄伊拉。从
此以后，食堂师傅看见阿拉去吃饭就邪气客
气，每趟买饭!伊拉侪会得垃拉同样规格个饭
块当中拣大点个拨侬。我个十斤粮票，就是靠
搿能一眼一眼!经过半年多才省下来个。
买好菜，我又到点心摊买来一家人个早

点心。
回到屋里，我鲜格格拿仔三只刚刚换得

来个鸡蛋烧熟，一人一只，准备吃顿奢侈个早
饭。啥人晓得，我一开镬子盖头，一股腥气直
冲鼻头，我马上剥开已经裂开个蛋壳!一记头
戆脱了，蛋里向是只已经成形，长仔毛个小
鸡，也就是喜蛋!其余两只侪是一样。我马上
拿烧熟个搭仔呒没烧熟个鸡蛋统统掼进镬子
里，去寻“换蛋女”!啥地方还有伊个影子#

辛辛苦苦筹起来个十斤粮票一枪头打仔
水漂，外加还勿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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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小区里告【和】老娘舅打招呼个
人蛮多，主要是老娘舅热心：“侬好
啊！”“转来啦？”“前头有只车位，快点
去！”搬到小区六七个年头了，电梯里
向、门厅里外、楼道当中、小区路浪、
小花园里，告老娘舅打招呼个人一年
比一年多起来。
老娘舅觉着蛮开心，邻里蛮和气、

蛮热络。不过客气归客气，现在打招呼
告老早弄堂里个打招呼勿一样哉。点头，不
过勿晓得来头；问好，但是事体少问为好。叫

做“只管招呼，勿带称呼”。再也听勿到“王阿
姨”、“李家婆婆”、“金医生”、“赵师傅”、“小
范、小沈”搿能介【这样】既客气又可以晓得
对方姓啥、工作做啥、辈分是啥个称呼了。

啥道理呢？老娘舅想，主要是小区个格
局变了。弄堂里向走道狭小、房子矮小、庭心
咾小，左邻右舍轧辣一道过日脚，几十年下
来，隔壁个雪菜炒肉丝味道闻得着，楼下头
小弟弟个读书声听得着，张家长、李家短，大
家侪煞辣势清【十分清楚】，告咾【所以】互相
之间个称呼也是老有分寸、老老足准个。现

在个小区呢，住户侪是各地来个，侪是勿认
得个。各家人家大门关牢，勿来勿去。老早做
啥，根本勿晓得；现在做啥，一眼也勿清爽。
葛末就勿好瞎叫，只好点头笑笑，讲声“侬
好”！还有末，就是现在生活节奏加快，大家
来去匆匆，平常侪是垃出出进进辰光碰着，
连退休老人也邪气特别个忙，呒没辰光多茄
山河，葛末就只好简简单单打打招呼。三末
是现在进入了邻里之间互相尊重个升级版，
侪勿约而同形成了勿成文个规矩，勿要主动
探听人家屋里向个事体，因为家家人家侪有

得“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包括啥地方
人、垃做啥工作、几化（多少）岁数、爷
娘小囡、男人老婆咾啥本来仔常庄要
问个闲话作为“闷包”打垃自己屋里
向，勿会得随随便便“批发”出去。葛
末侬就勿好冲头冲脑【冒冒失失】叫
人家“阿姐”、“小妹”。拿人家岁数叫
大了，会得勿开心，叫小了又像啥老茄
茄。结果只好一直用“侬好”来招呼邻居。

尽管呒没办法用称呼来打招呼了，
碰着自己小区个人，老娘舅仍旧欢喜打招呼。

! ! ! !有一腔上海马路浪宣传卫生
个标语勿勿少少：“不要乱扔垃
圾！”“不要乱扔果皮烟蒂！”现在搿
样子个口号少见了。爱卫生爱清洁
已经变成了大家个行动了，用勿着
到东到西来提醒大家了。上海人从
来就讲勿来“扔”字。上海人讲起来
“扔”，是厾，是掼。厾，读起来相近
于笃。要能够拿“厾”写出来，我估
计甚为勿会超过有小半个上海
人。上海闲话是讲讲便当，要
写出来难煞老上海。厾就是
丢、就是投、就是掷。丢掉东
西，上海人讲是厾物事。
投篮球，是厾篮球。掷标
枪，也用厾：“搿个外国人
拿标枪厾得瞎远，看样子
是会破脱奥运会记录

了！”上海人平常讲
得最多个是厾
脱垃圾。厾脱

物事、厾脱铜钿。“唉！侬搿个老头
子厾脱介许多钞票就弄进来一只
处理品，作孽作孽！”上海闲话里还

有一句叫“厾厾弄弄”，是形容拿起
来又放下来，反复勿止。“搿部脚踏
车拨我厾厾弄弄，一直呒没装好。

烦煞了！”呒没用处个，可以扔掉个
人或者物，称为厾脱货。“小鬼头一
点勿争气，真是厾脱货，白养伊介
长介大了！”厾脱货只有老个上海
人才会脱口而出个。
掼，也是扔个意思。“几只旧个

纸板箱老早就可以掼脱了！”“搬进
新房子，旧家生搭我通通掼脱，去
买新个！”厾是心平气和个，掼是有
点动肝火个。上海人屋里向吵相
骂，一方发了脾气扔这丢那，另一
方就会骂一记山门：“好，侬敢掼家
生，侬当我勿敢？”掼家生是老上海
弄堂里个通常节目，十天半个号头
会上演一通个。现在是看大勿到、
听大勿到了。大家文明了。还有交
关“掼”个上海闲话。掼纱帽，是撂
担子。掼派司，是亮出证件。当然，
搿个证件是硬档个，是显示后台
个。掼派头，是讲究大个排场，是显
露自家个手面，是凸出自家个气

派。老上海人欢喜掼掼派头。一点
派头也勿舍得掼要拨人家看勿起
个。掼派头到了今朝是有点落伍
了，现在是流行掼浪头了。掼浪头
个本意讲大话、吹牛皮。不过上海
人对有点本事个人来抬抬轿子、哄
哄场面，也讲：“阿拉就等侬来掼浪
头，大家可以开开眼界哉！”能够拿
一把水掼出一把浪头、浪花出来，
大家只好服帖。“掼侬三条横马
路！”即是形容搿样子骄傲神气
个脚色个。还有一句，叫掼炸
弹。打仗起来飞机投弹是正
宗个掼炸弹。引伸出来个俚
语掼炸弹是指上茅坑个大
方便。上海老百姓去掼炸弹
勿是去打仗，只是解决内急。
为周全解说“掼”字，搿
一层勿说勿来三。
请看官们原谅了。
对勿住。

! ! ! !上海话里!有些字很常用!要写

出来却蛮难" #隑$就是其中之一%

本版发表过徐克仁兄&从#听

壁脚$到#戳壁脚$'一文%这个题目

里!就有两个典型的上海熟语% 这

也使我想起了另一堵 #壁脚$!即

#隑壁脚$%

#隑壁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靠在墙壁上$的意思% #隑$字)音

#盖$*的古义是+梯子$" 晓得了这

个字义!一切都可明白了" 梯子一

般总是斜靠着墙壁的!于是!+隑壁

脚$就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像梯子

那样斜靠着墙"可见!+隑$是一个由名词转

来的动词!意即+像梯子倚墙那样斜靠$"

上海话里!+隑$ 是常常要讲的! 只是

+听者讲者皆无心$而已" 如+我现在蛮吃

力!要去隑一歇$说的就是,+我疲劳了!要

去睡一会"$这个睡!不一定是认真上床睡!

而是随便去什么地方休息一下!甚至+隑$

在墙脚下打个瞌�!也是可以的"

+隑$在上海话里用途很广!其中以+隑脱

一歇$说得最多!意即+躺下休息一会儿$"也有

+隑脱一寤$的说法!这就要比+隑脱一歇$认真

些了!有+躺下睡一觉$的意思"更认真的是+睏

一寤$)上海话读如+睏一忽$*!那是真正的睡

觉了" 至于+在沙发上隑一隑$!那是上海人最

随意的居家休憩方式!+葛优躺$的样子!坐没

坐相!睡没睡相!不去细说了"

看到+隑$字!不免又要想起+戤$字)这

两字同音*" 过去有些人喜欢苏州评弹!又

买不起票!只能听+戤壁书$" 他们不落座!

大半天就靠在书场墙壁上听书! 对评弹的

痴迷!一至于此-

上海普通市民十分痛恨一种作风!叫

+戤牌头$)即打着某人旗号!仗某人权势!狐

假虎威的意思*" 这个+戤$字!也是+依仗$

+依靠$之意"上海人也有说成+仗牌头$.+靠

牌头$的/只是!+戤牌头$说起来上海味更

足" 0本栏文章可尽量用沪语读111编者2

文 ! 钱红春

! ! ! !上海纺织孕育了整个
近代现代机器工业，因而被

称为上海个“母亲工业”。而辣拉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
年代，纺织业都是上海财政个“第一支柱”，创造就业岗位
最多，创造产值、利税、出口外汇也是稳居“龙头老大”地
位。过去碰到节庆市里开会、游行，纺织女工穿着伊拉标
志性工作服个方阵，总是坐辣或走辣与其地位相应个醒
目位置，让人羡慕。但是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上
海城市功能个升级，纺织业步入了衰退，用一个小说家小
说里个比喻，迭个衰落，就像一只恐龙，轰然倒地。曾经个
“顶梁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关、停、并、转、迁、租、卖、
破，个人则经历下岗、转岗伤痛，悲壮无比。如今，上海个
支柱产业已成功转换到信息、金融、商贸等领域，转型过
程中传统行业、特别是最大户纺织业工人个奉献搭仔牺
牲阿拉永远勿能忘记。 种楠 摄 林庸 文

曾经个纺织女工
沪上老照片


